
明代余士和吴钺共同绘制的图册《徐

显卿宦迹图》，记录了明万历年间吏部右

侍郎徐显卿的为官业绩，现存26开，藏于

故宫博物院，其中第11开为《棘院秉衡》，

描绘了明代科举考试的场景。

棘院即古代开科取士的地方——贡

院，因贡院用荆棘遍置围墙，故名；秉衡寓

意秉公无私。此图表现了徐显卿公平公

正主持科举考试之事，从中也可看出北京

贡院的建筑风貌和科举考试的情景。

北京贡院为全国会试的考场，建于明

永乐十三年（1415年）。早期的贡院很简

陋，举子考试、吃住的场所称为“号舍”，是

用木板和芦席搭建的棚子。会试的时间

一般在农历二月，名曰“春闱”，时间为9

天3场，每场3天。此时北京的天气还很

寒冷，每个号舍里都放有木制桌椅、取暖

火盆、烧茶做饭的炉灶和照明用的蜡烛，

这些都是易燃物品，极易引发火灾，且一

旦发生很难扑救。

最严重的一次火灾是明天顺七年

(1463年)二月会试的大火，当时贡院起火

后，负责监督科考的监察御史焦显机械地

执行朝廷政策，锁上贡院之门，不许人员

出入，导致考生被烧死90余人，伤者无

数。当时的苏州人奚昌曾赋诗悼念：“回

禄如何也忌才？春风散作礼闱灾。碧桃

难向天边种，丹桂翻从火里开。豪气满场

争吐焰，壮心一夜尽成灰。曲江胜事今何

在？白骨棱棱漫作堆。”

火灾后，国子监丞阎禹锡上奏为这批

死难的举子请求赐予进士名号，以安慰其

家人，但是礼科给事中何琮弹劾他调弄巧

言，夸大事实。最终明英宗还是怜惜死难

士子，将烧死的90余人均赐予进士，给每

位死者一口棺材，埋葬在朝阳门外的空地

上，立碑“天下英才之墓”，人们称之为“举

人冢”。同年五月修复焚后的贡院，并将

这一年的会试改在第二年举行。

到了万历朝，担任首辅大学士的张居

正决意对贡院进行改建扩修。他认为当

朝“人文渐开，两畿诸省解额岁增，士就试

南宫至四千有奇，而贡院偪隘如故，又杂

居民舍间”。（张居正《京师重建贡院记》）

万历二年(1574年)三月开工重建，次年九

月告竣。重建后的贡院面积扩大了，“径

广百六十丈”；建筑布局严谨，墙垣高耸，

公堂、衙署高大森严，高墙四周各建角楼

以备监考瞭望之用；正门分左、中、右三

路，立牌坊三座，左为“虞门”，右为“周

俊”，中为“天下文明”；牌坊后为贡院正门

两座，每座大门两侧都配有小厅，供稽查

人员进出。靠右一侧的大门为考生进出

之门，称作“龙门”，取“鲤鱼跃龙门”之意，

考生进贡院大门时，要进行严格搜身，以

防考生身上藏有“夹带”。门内有明远楼、

至公堂、聚奎堂、会经堂、十八房等。东西

两侧建有号舍70区，每区70间，并将木板

房舍改为砖瓦结构，既可避风雨，又增强

了防火性能。

《棘院秉衡》所绘即是这次重建后的

贡院情景。史载，徐显卿生于嘉靖十六年

（1537年），隆庆二年（1568年）进士。万

历二年(1574年)，徐显卿作为同考官，参

与会试校阅试卷；万历十一年(1583年)，

他再次参与会试校阅试卷；同年秋，作为

主考官主持武举会试，画面描绘的即是其

此次主持科考。

图中贡院内的官衙房屋排列整齐，树

木葱葱郁郁，晨雾笼罩，凉风习习，应是天

刚蒙蒙亮。考生们已经坐在号舍里聚精

会神答卷，考官与监考也各就其位，各司

其职，考场肃穆，气氛紧张，整个画面一片

静谧，好像掉根针都能听得到。甬道最前

正中是明远楼，为三重檐，歇山十字形屋

脊，楼下四隅各开券门，楼上彩旗招展，四

边站有监考官、巡查官，登临眺望，严防考

生作弊。甬道两旁是一排排号舍，考生坐

在其间，正苦思冥想作文。

明远楼后中部是至公堂，为尖山式悬

山屋顶，前出抱厦五间，室内端坐者为监

考官，两侧有东、西大库。再后一进院落，

正厅为聚奎堂，这是主考官所居之地，其

中身着红色官服者为徐显卿，旁有侍者站

立。两侧有几个院落在绿树掩映之下，是

同考官、内监试、内掌卷等“内帘官”们办

公居住的场所。其它建筑还有公堂、官员

居室、点名厅、守备厅、监试厅及印刷刻

字、誊录、受卷、弥封等处所。

清代康熙、雍正朝，北京贡院规模又

有所扩大，至乾隆朝，贡院号舍已达一万

余间，规模蔚为可观。乾隆九年（1744

年）十月，乾隆皇帝在文武百官的簇拥下，

视察修葺一新的贡院，乘兴赋诗四首，其

中一首为：“翰苑琼筵酌令辰，棘闱来阅凤

城闉。百年士气经培养，寸晷簷（檐）风实

苦辛。自古曾闻观国彦，从今不薄读书

人。白驹翙羽传周雅，佐我休明四海春。”

乾隆帝在诗中承诺厚待读书人，天下英才

也要辅佐皇帝治理天下，以实现太平盛世。

清朝末年，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北

京贡院也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如今已荡

然无存，只是还有以贡院命名的街道、地

名。北京贡院见证了科举制度的兴衰，体

现了中国古代统治者对文化和人才的尊

重。

郑学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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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六月当属高

考，莘莘学子们十年寒

窗苦读，终于在六月得

到回报和释放。而此

时，我不由自主地想起

了我家两代三口人的

高考……

当年我绑着绷带

去高考。我的高考是

上世纪80年代。那年

我在就读的区高中参

加高考，离我家还有

20多里的山路。记得

高考那几天，天天下大

雨，泥泞的山路让人寸

步难行。为了我的梦

想，每天还没亮，父亲

就送我去区上学校。

而此时一场小灾难已

暗暗向我袭来。记得

第三天上午考最后一

门课，由于雨下得比前

几天还大，山路更加泥

泞，有的路都被水淹

了。父亲领着我绕到

公路上走，但要多绕好

几里路。就在我和父

亲在公路上快速行走

且快要到区上时，一辆

三轮车在避让路人时

由于下雨路滑，一下子将我撞倒在路边的水

沟里。当时，我脸上被撞出了血，满身是泥

水，父亲将我拉起来时，我全身疼痛，腿像断

了一样不能动弹。骑三轮车的师傅立即将

我送到区上的医院，经检查是软组织挫伤，

医生让我住院治疗，父亲也劝我不要为了考

大学而伤了腿，否则会遗憾一辈子。我说，

等我考完最后一门课再住院也不迟。医生

见我这么固执，在给我绑了厚厚的绷带后，

迅速将我送到考场，那时再迟到5分钟就不

让进教室了。我忍着疼痛咬着牙坚持考完

了最后一门课。如果那天我听从医生和父

亲的话，没有考最后一门课，也许我今生将

与大学无缘……

女儿的三次高考。2006年，女儿第一

次参加高考，不久高考成绩出来了，女儿的

分数离一本分数线还差9分，只能上二本

了，于是报考了省外一所外国语学院，可想

不到却被省内的一所师范大学录取了，我正

高兴时，想不到女儿说：“爸爸，我不想上师

大，我想上外国语学院。”这个师大是一本大

学，而女儿离一本线还差9分呢，怎么会被

录取了呢？原来，根据这年的报考原则，分

数钱达不到第一批的一本线也要填报一本

志愿，于是，女儿在填报志愿时，将这个师范

大学报在了一本线的第二志愿，按说无论如

何也录取不上的。可省内的这个师大在第

一批一本线第一志愿里招生没录够，于是降

分从第二志愿里录取。由于女儿不想在省

内上大学，也不喜欢那个专业，只好再补习

一年。2007年高考分数线公布后，女儿的

成绩上了一本重点线，结果一本几个志愿都

滑档了。接下来的第二批所填报的北京二

本线几所大学录取分数线都比一本线还高

出好几十分，女儿又滑档了，虽然被接下来

的三本线录取，但女儿决定再复读一年。有

道是“事不过三”，经过两年复读的女儿，

2008年高考成绩名列全县文科第一名，全

省103名，这样好的成绩对填报志愿非常有

利，于是第一志愿填报了国内一所较著名的

“985”大学，但我仍提心吊胆，生怕又节外生

枝。头天晚上一本线院校开始投档录取，我

一夜没合眼，第二天上班后不久，我就迫不

及待地打开办公室电脑进行录取查询，女儿

终于被这所著名大学录取了，当即就给女儿

和妻子打电话，边说我的眼泪边往下流……

儿子的高考志愿“风波”。儿子比他姐

姐小10多岁，2019年参加高考。当时儿子

的学习成绩一般，高考成绩出来后，分数线

在一本和二本之间，高不成低不就。报考志

愿时全家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妻子和女

儿主张放弃报考本科院校而改报职业学院，

虽然是大专，可以早毕业一年早找工作。我

和儿子则要求必须报考本科院校，因为随着

时代的发展和经济建设的需要，本科以上学

历对继续深造、求职及未来事业发展越来越

重要。经过几天的激烈争辩，最终儿子被浙

江的一所二本院校录取。由于学的是研发

方面的专业，一毕业就被签约就业，薪酬也

满意。

一转眼，我的高考已经过去三十多年

了，女儿的高考也过去十几年了，儿子也毕

业参加工作了，时间如沙漏，总是握不住。

尽管时光转瞬即逝，但属于我和孩子们两代

三口人的高考仿佛就在昨天。

又到一年高考时，万千学子又带着父

母、老师们的殷殷期待，怀揣远大梦想走向

高考的考场。真诚祝愿莘莘学子们高考顺

利，金榜题名！不负韶华，让青春自在飞扬！

两
代
三
口
人
的
高
考

汪
志

生产队时期，父亲与瓦窑就有缘份。同住一个院子，

分爨而过的二叔一家去了新疆，队长就安排外乡请来的

三个瓦匠住二叔家上房。队长不屑父亲的苦告，用近于

恐吓的声气说：“你弟一家出走外地，队上有权用他的房，

不信，你试再挡！”父亲不敢吭声，瓦匠住进了上房，还在

炕对面，硬生生盘了锅灶。三间大小的上房，一头是炕，

一头是灶，正中一张梨木方桌，方桌后面靠墙是条桌，条

桌正中立一面镜框，镜框两侧没有啥值钱摆设，对称摆着

四个空玻璃酒瓶：有无色的，有淡绿色的。三个瓦匠吃住

在上房，一屋如一家。如果不是厌恶队长的强言硬语，这

样的摆布倒也温馨。

三个瓦匠是一门柳姓三弟兄。我至今不知道他们的名

字。父亲称呼：大柳师、二柳师和三柳师。父亲被队长安排

在瓦场干活，早晚和三个柳师相处，很快就熟络起来。

瓦场的活，又脏又累。踩瓦泥：父亲挽着裤腿，光脚

跟在牛屁股后面，鞭打着牛，在泥坑里一圈又一圈无尽头

转悠。人困牛乏，父亲拖着粘满泥巴的铅一般沉重的腿

脚，直到瓦泥软和黏腻。踩过瓦泥，洗了脚，父亲被泥水

浸泡得白生生的脚板，碜眼、令人心疼。打瓦墙子：父亲

把踩好的瓦泥用铁锨扠成大块，又一块一块抱到搭建的

瓦棚，再用专用泥铲，一铲一铲打成一道宽窄近于瓦坯的

泥墙，高度略低于瓦匠身子。一个瓦匠左右各打一堵泥

墙子，不耽搁瓦匠做瓦坯。软泥成墙，既要力气，也要有

些技艺。父亲力气耐实，寻活也有眼窍，柳师和瓦场的人

都很佩服。做瓦坯要抢天气，大多在春种后、麦黄前。这

段时间天气热，晴朗的日子多，瓦场的人除去中午短暂的

吃饭时间，炎炎烈日下一环紧扣一环，连喘气的时间都少

有。父亲一铲又一铲，不停加高泥墙。打好的泥墙被线

板切割成薄厚均匀的泥片，瓦匠两手像抻面似扯起，缠到

瓦筒（撑泥片的用竹条串起来能伸卷的带耳柄的做瓦工

具）上，两副瓦板子啪啪拍几下，然后用带切刀的板子刮

平、切齐上口，一只瓦罐就成了。三个柳师三副轮子，啪

啪啪不停转动，提瓦罐的小跑步跟进，一手敏捷提走瓦

罐，一手迅疾将空瓦筒插到瓦坯柱上，像一条流水线。一

侧泥墙低下去，另一侧跟着耸立起来，等待切割。晒干的

瓦罐，啪啪一磕，就是四页瓦。一撮一沓，抱到瓦棚里整

齐码放。瓦场的各个环节，像一曲泥片和脚板谱写的充

满艰辛的乐曲，坚忍而浑厚地进行着。这样坚持久了，腰

酸背痛的父亲杵着泥铲，站在一地泥泞中，伸一伸腰，望

着瓦棚外白花花的太阳，向老天爷央求来一场雨，好让他

和全瓦场的人缓上一天半天。还真有应验的时候，雨来

时，避好瓦罐，全场休息。父亲回家端上旱烟盒，到上房

和柳师闲聊。闲下来的他们像散了架子，在炕上拉过被

子、枕头，东倒西歪，任凭怎么舒服怎么躺着，一人卷一棒

冲天炮，东拉西扯，吞云吐雾。父亲多了个心眼，缠着问

装窑烧窑的过程和方法。柳师弟兄，性格迥异：大柳师沉

稳内向，没上过学，是个白识字，能读书看报，记得有个雨

天他还给我讲了好一阵《三国演义》；二柳师直接爽快，有

啥说啥；三柳师开朗活泼，即使在转瓦轮子的忙碌中，也

不忘说些听来的或自己加油添醋的段子，给沉闷繁重的

瓦场一阵轻松。更引人注意的是他们收工回来路过田埂

地边，总会折些刺玫花、山丹花，还有许多叫不出名字的

花，给条桌上的空酒瓶灌满水，不间断地插上一束束鲜

花。平日罩着旱烟和烟薰火燎灶烟气息的上房，便有了

花的鲜艳和一缕缕芳香。

瓦坯做出来就是装窑烧窑。队里箍的窖又高又大，

一窑能装十万页左右瓦坯。父亲跟着柳师学习装窑、烧

窑，加上之前听到的知识，干起来得心应手。装一窑烧一

窑，就能拿住活了。以后几年，父亲在瓦场辛苦劳作，出力

流汗，终于像烧熟的瓦片，自己也成了瓦窑上的行家里手。

责任田下放到户，父亲不甘种地的收入，在我们家沙

沟边地里，靠崖面箍了一口窑，不大，能装五六万页瓦。

箍窑，父亲先是借崖的形势挖掘，从崖脚向进挖，窑门囗

像延安的窑洞。到一定深度，向上竖向挖，边挖边扩大肚

腹处，快到顶，又不断收紧，留出直径不到三尺的收口，像

一只腹大颈小的花瓶。窑顶四角，开四眼烟囱，直通窑

底。窑基本成型，就用早先打好的砖坯，和上稀泥，从窑

底紧贴窑身一层一层砌，这叫箍窑。这样箍成的窑耐高

温高压，安全。有一天，父亲站在窑顶，给路过的村里人

自豪地说：“这是我的瓦窑！”

有了这个瓦窑，我们家的日子大变样了！

做瓦，熟门熟路。瓦匠，还是请柳家三兄弟，进门就

像亲戚。高兴的父亲和母亲张罗了一席饭菜，美美儿招

待了他们。住，还在二叔家上房。灶台挖了，泥了墙面，

糊上报纸，一派新暄。父亲就跟柳师弟兄连夜合计雇多

少人、搭几间棚子、怎么平场面、烧窖改用煤碳，滔滔不

绝。我才知道沉默辛劳的父亲心里装着这么多想法，决

心和魄力比一个生产队都大、都新鲜。

建瓦场，紧锣密鼓。踩瓦泥，用上了手扶拖拉机，踩

泥快，节省不少人工。打泥墙子，父亲手把手带出了几个

雇工。开始几天，没有父亲打得快打得正，但也能跟上瓦

匠的活，没误事。不久，也就打得又板又正了。父亲的心

思主要在装窑烧窑上。他心里明白，一窑瓦，窑装不好，

见火就垮塌。烧窑，火候猛就歉了，烧出来的瓦夹生，没

人要，前面所有工夫白费，损失更受不了。父亲常说，穷

人家做事，赢得起输不起。

装窑，沿窑底，左旋一圈，右旋一圈，一左一右咬住茬

口，窑底到窑顶，中间留出圆柱形火道。一窑瓦，几乎都

是父亲一层又一层，稳稳当当装满的。烧窑，父亲更是死

死盯着窑膛的火候。开始火势不能太猛，逐渐添碳加

火。一窑瓦要烧五六个火即五六天时间，白天黑夜不能

离人。呼呼燃烧的窑膛，窑洞口炙热，烤得父亲汗流如

注。流的汗和喝的水一样多。父亲不管穿什么衣服，都

是一身黑灰，上衣后背、裤子大腿上，汗渍沾上泥灰，响着

唰唰的僵硬。脸上也是厚厚一层黑灰，洗也洗不掉，像烧

嵌进肌肤。一窑瓦烧出来，父亲像病了一场，之后，身上

要脱一层皮。

三个柳师，真是父亲的好帮手，瓦罐停了就帮着收场

子，摞瓦。遇上白雨，赶忙避瓦罐，身手如飞，哪里缺人手

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烧窑的几天，虽然父亲独当一面

顶着，但他仨仍轮流夜里陪着父亲，怕父亲吃不消，打旽

歉火。就这样，父亲在拥有自己瓦窑的第一年，带着柳师

兄弟和雇工，以高涨的激情和干劲，赶在麦子黄熟时，一

口气做了近二十万页瓦。

记得烧窑的一天，我给父亲提水送茶叶，父亲正要给

窑膛加碳，我瞅一眼铁锨进出的口子，只见火焰高高扬

起，窑里的瓦像熔化的金红色溶液，随着焰头涌动。父亲

指着窑膛说，看火候，瓦快熟了。父亲日夜操心，自然烧

出了一窑叫得响的灰鸽色瓦，很快被四邻八乡建房户买

光了。收完麦子，又接着烧了剩下的两窑。头一年，三窑

瓦，不到腊月都卖了，过了一个丰盛的年不说，父亲还很

有底气地谋划起开春修新院。

父亲的瓦窑，接连不断烧了近十年，我和二弟读中专

大学，没受穷毕业了。走上工作岗位，成家立业买房，多

有父亲的资助。家里的两个弟弟，一人一道新院，更别说

娶媳妇儿，都是父亲的血汗。村里人戏说“勤本子家光阴

是他大大的瓦窑烧出来的！”

村里人说出了大实话。真的，是父亲的瓦窑，红火了

我们一家的生活。今天，父亲的瓦窑停烧了，父亲也离我

们远去了，但父亲瓦窑里汗水点燃的金色光焰，永远照亮

我们未来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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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棘院秉衡》中的北京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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